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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生感到迷茫的少女歌星，在自己內心黑暗面的驅使下走上了不歸旅途）





《冰戀書櫃》





艾爾莎點開了她的郵箱，作為一支光碟正在大賣的流行樂隊主唱，她毫不意外地看到了各種郵件，包括溢美之詞、各種禮品以及各種詛咒她的語言。



她把禮品轉贈給朋友，自己一封封檢查那些寫有憎恨詞句的信件，並考慮要不要去警察局走一趟。



作為一位14歲出道，16歲成名，18歲就紅得發紫的少女歌星，少女的歌唱天賦不容置疑，身材容貌也是一流，她的身材嬌小玲瓏卻曲線優美，精緻的五官、窈窕的體態加上清純中不乏嫵媚的氣質，讓她小小年紀就一炮走紅。



艾爾莎早已適應了圍繞自己的各種流言、妒忌甚至是陰謀詭計，但在娛樂圈光鮮背後骯髒的潛規則和激烈的傾軋也總是讓她煩心不已。



一個向她寄來一件T卹，自稱為阿克涅的男人顯然不屬於以上任何一個類型。



實際上，她一點也看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究竟是什麼人才會送給她一套寫著「高智商社群」的T恤呢？？



艾爾莎抻開這件明黃色的衣服，一個俱樂部的黑色醒目標誌躍入她的眼簾，這可真特別——



她該用它來幹嘛呢？



她好笑地想，自己總不能穿著它招搖過市吧，這也太囧了。



她決定先穿著它前往Chardonnay夜間俱樂部試試。



於是，少女明星脫下自己剛剛洗完澡後包裹身體的白色浴巾，將T恤往頭上套，這時候她才注意到衣服有幾個不尋常之處。



第一，這件T恤帶著一種淡淡的麝香般的氣味。



第二，衣服裡還別著一張小紙條。



紙條上寫得很簡單，「這件衣服我只穿了一天一夜，妳穿著剛好。」



「變態！」艾爾莎生氣地想，「我的女朋友們一定會嘲笑我的！」



然後，她拿出了一包氣味吸附劑，想著是不是某個高智商的變態寄給她這件東西，目的就是為了看看她會有什麼反應。



她猶豫了一下，把頭伸進T恤領口，然後又伸出來，把衣服扔到一邊，掛在了椅子上。



她換上帶有閃光飾片的短裙，出去找她的俱樂部女友們了。



艾爾莎直到黎明時分才回到公寓，在宿醉的影響下筋疲力盡，頭痛欲裂。



她扯下自己的短裙，打算翻出一件合適的睡袍穿上，卻不知為何看到了那件擱在椅子上的黃色T恤，它看起來長而寬鬆，觸手可得。



她跌跌撞撞地走過去，一把將衣服從頭頂套在了身上——



柔軟、溫暖的感覺包裹了她的身心，一股好聞的男子氣息沁入心脾。



艾爾莎一頭撲倒在床上，有些煩躁地翻滾了幾下，試圖回顧自己在俱樂部度過的一天，但卻發現自己腦子裡總是想到這股體香背後的男人身影，最後漸漸安心地睡著了。



艾爾莎的第二天是在演練第二張新專輯中度過的，她從中午一直忙到晚上6點，中間胡亂吃了頓晚餐，樂隊成員們個個開著玩笑說她演唱時，眼睛餓得跟狼一樣。



她拖著疲憊地身子回到家時，已經是凌晨2點了，一走進臥室，就看到了那件被終點工掛在衣架上的黃色T恤，她有些畏懼地將它拿在手裡— —



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2點半的時候，艾爾莎坐在廚房的餐桌邊，身上套著那件T恤，情緒糟糕地用自己的ipad給名叫阿克涅男人的地址寫了封電郵，隨手發了出去。



「你TMD到底想幹什麼？你以為這樣就會讓我忽然墜入你的臂彎？」



然後她把自己扔到席夢思床上，少女的怒氣本應讓她整晚都頭腦清醒——



但衣服上那揮之不去的男人香卻讓她一不留意就睡著了。



一個快遞包裹在周六到達了艾爾莎的城市，從前一天早上直到第二天，週五的夜晚，艾爾莎都在排練中忙得腳不沾地。



第二天中午，公寓門外傳來持續不斷的門鈴聲，她睡眼朦朧地從床上爬起來。



「不好意思，請在這兒簽收……另外，您能為我的女兒簽個名嗎？」



艾爾莎嘟噥著走回臥室，身上套著已經被撕成破布條般的T恤——



她昨天晚上把它扔進了粉碎機，然後女孩抓著包裹一起撲倒在亂糟糟的地毯上。



包裹當然也是來自那個名叫阿克涅的男人，毫不意外地，裡面是另外一件T卹，還有一封信。



「親愛的艾爾莎，我不能和妳見面——我可以告訴妳，我有一種令人厭惡且極為可怕的戀物癖——阿克涅。」



這次的T恤顏色式樣完全不同，它是一種奇怪的橄欖綠色，衣服前面同樣有一個古怪的盾形標誌，上面是一隻鷹，鷹爪裡擎著三道閃電；



但T恤上帶著同樣的男人體味，而且很新鮮。



艾爾莎無法理解了，她把衣服擺在自己面前，張開四肢癱倒在床上，很快就在極度的疲倦中睡著了。



第二天，她把一杯咖啡擱在自己的筆記本邊上，開始寫第二封電郵。



「我現在穿著你的T恤在打字，既然你不想見我，為什麼要給我送東西？還有……我不認為我需要這個……你幹嘛要讓我穿著這件見鬼的東西？」



郵件在一個小時後被回復了。



「我在網絡新聞裡看到了妳的照片，接著我又找到了妳最近接受的訪談——並在谷歌上瀏覽了妳以前的照片，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顯然妳過於疲勞了，即將崩潰。妳已經忘記了妳的初衷——這件T恤將帶給妳最想要的東西，妳需要一個伴侶陪在身邊，他不是我。到那時，我將不是唯一一個脫下自己的T恤送給妳的男人。」



當女孩讀到回信時，忍不住抱頭哭泣。因為他是她知道的唯一一個會這樣做的男人。



「告訴我你的戀物癖，讓我決定該怎麼辦。」她打著字。



「不，妳壓力太大而又容易受傷，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會很危險。」對方很快發來了回復。



但谷歌搜羅萬有的強大力量讓他事與願違。



艾爾莎在搜索欄裡寫下「阿克涅＋戀物癖」，網頁直接轉到了Dolcettish網站，以及阿克涅和他朋友們創作的故事。



她坐了很長時間，感到了一種被背叛的感覺，即使她意識到為何他試圖保護自己。



但男人明知自己是冒險，卻試圖拯救她的舉動卻讓少女明星深深地陷進去了。



為何他會知道她一直以來掩蓋的念頭和感覺，並試圖為她自己隱瞞。



艾爾莎好幾天都沒有回信。



她逐篇閱讀了Dolcettish網站上的文章，又找到了其他幾個類似網站。



然後她給阿克涅回信述說了自己的發現，並請求他另寫一個故事——



關於她自己的。



「只要妳能記住現實需要和幻想需要的區別，我將為妳寫這個故事」他承諾，兩天以後，名為「少女流行歌星的處決」的幻想小說被發佈在網站上。



現在看起來一切都很順利，如果不是艾爾莎的樂隊遭遇了盜版的話。



阿克涅和日益增長的數千粉絲不是唯一關注艾爾莎成功——



以及他們成功模式的人。



一個名為「鍍金少女」的女孩開始複製他們的做法。



她從模仿艾爾莎的固有元素起步，然後越來越多地山寨她從形像到曲風等各個方面，並明目張膽地四處炫耀。



「我很難過…」阿克涅在電郵中寫道。



「妳被搶劫了，而強盜們有一個大公司為這種行徑撐腰。妳應該在自己身上花點時間，然後發掘新的特點。雖然隔著距離，也許我能幫妳做點什麼？」



「我想去死。」艾爾莎頹廢地回應。



「你能做這個，幫幫我。」



「現在看起來妳遇到了麻煩，但妳仍然有一個極為光明的未來在等妳。妳可以重新包裝自己，就像她那樣。」



「不，阿克涅，你不理解——



我已經不止一天地想過這個了。我應該憤怒，應該沮喪，但這不是關鍵。



你是對的——



我成了所謂成功的囚徒，現在我想要自由，我有足夠的錢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卻沒有去做我一直……一直想要去做，卻總是自欺欺人地說不想的事情— —



就是進行一次短途旅行，然後在旅程的終點被人砍掉腦袋。」



他這次沒有回信。



「阿克涅，這是自己我的選擇。現在沒有人關注我了，他們現在只看『鍍金女孩』，你會拒絕一位女士的請求嗎？」



把頭髮染黑，然後在眼睛上戴上一副折疊太陽鏡，艾爾莎現在確信沒有人能認出她來。



阿克涅當然也不會——



如果她沒有在夾克下面穿上他的那件橄欖綠的T恤的話。



他開車圍繞整個街區轉了兩圈，然後才過來載上她。



「嗨，女士——T恤真酷，妳是不是還有一件黃色的？」



對上暗號以後，艾爾莎上了他的老爺車。



他們駛過老舊的街道，出城之後，在一個小餐館裡吃了頓飯。



沒有人懷疑這對男女，艾爾莎要了一杯巧克力打包帶走，作為她最後一餐的餐後甜點。



他們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把城市邊緣拋在身後。



又用了一個小時駛過了最後一個小鎮，最後出現在他們車前的只剩下濃密樹林包夾的狹窄小道，阿克涅謹慎地邊開邊看路。



艾爾莎愉悅地欣賞著車窗外蔥翠原始的美景，如果不是已經把手機扔進了途中的一條河裡，她很想把這一切都用上面的攝影頭拍下來。



她知道阿克涅還保留著手機，但卻在上面包裹了一層鋁箔。



不過，顯然這裡已經沒有任何蜂窩通信塔了。



他總是避開那些帶著砂石和泥土的汽車路，沿著帶有「HM—TT」神秘字母標記的小路前進。



這些路上看不到其他車輛，也沒有行人經過，最後他們的車消失在樹林裡。



小路在一座年代久遠的木屋前走到了盡頭，它看起來儘管歷經風雨，卻似乎仍然完整無缺。



阿克涅將鑰匙捅進鎖孔，兩人走進房子，夕陽快要下山了。



阿克涅做的第一件事是點燃了已經堆在壁爐裡的木材。



「這樣亮堂點。」他說，「這裡沒有電力供應，我也不相信那座足有30歲的發電機，妳先暖暖身子舒服一下，我去把旅行箱拿過來，取出我們帶來過夜的衣服。」



「阿克涅，」艾爾莎開口問，「關於那個……」



「艾爾莎，我希望妳讓我好好和妳談談，但是明天一早我會去把妳的墳穴挖好，如果那時妳仍然堅持妳的想法——



妳將被砍頭。」



艾爾莎坐在劈啪作響的火堆旁，小口啜飲著滾燙的蘋果汁。



阿克涅坐在她身邊，他們圍著火光互相述說著各自早年的故事。



睡覺的時間到了，遵從少女明星的最後請求。



阿克涅愉快地脫光了女孩所有的衣物，讓她的一雙玉臂抱在自己的後頸上，然後將自己的粗大的肉棒狠狠地插入了她溫暖濕熱的小穴。



男人用力地在自願赴死的女孩體內抽插著，當女孩呻吟著進入高潮時，似乎一天的壓力都從自己的身上飛走了，然後她很快就甜美地睡著了。



當艾爾莎醒過來時，發現阿克涅不在自己的枕邊，她迅速環視四周，沒有看到他高大魁梧的身影，卻看到了床頭的3個衣架上掛著3套新衣服——



一套是黑紅相間的女式緊身胸衣，搭配黑色的吊帶絲襪和高跟鞋。



一套是白色的亞麻長袍，下面放著一雙白色的涼鞋。



最後一套是黑紅色漸變的法蘭絨套頭衫，下身配的是一條藍色的緊身褲，以及褐色的低腰旅遊鞋。



中午的時候男人回來了，她已經準備了幾個三明治作為他的午餐。



她微笑著看著他狼吞虎咽地吃光了這頓簡易午餐。



「妳不吃麼？」阿克涅問 ??。



「不，我正在試著減肥——今天就要減掉好幾磅。」艾爾莎開著玩笑。（艾爾莎暗示自己今天就要被砍頭，譯者註。）



吃完午飯，他將女孩的手腕拉到背後，用繩子緊緊地捆綁起來，她忽然咯咯笑著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選這件法蘭絨上衣吧，我在上面聞到了你的氣味！你穿過這件衣服，是不是？」



「沒錯，」他輕笑著。



「我想妳會喜歡它。」



然後他推著女孩走出了木屋，走上通向湖邊的小路。



他們沿著泥濘小徑走了大約4分之一英里，來到了一塊小小的被清理出來的草坪。



艾爾莎向自己左側看去，看到了一座頂部平坦的老樹墩子，樹墩上倚著一把磨的十分鋒利的斧頭——



看來這就是她將被砍頭的地方，木墩旁邊放著一口嶄新的松木棺材。



她的視線越過木墩，在高一點的山坡位置有一個剛挖好的新墳穴。



阿克涅拉著她走上山坡，要求她不要向下看墳穴底部，而是回望他們過來的方向。



進入艾爾莎視野的是一幅湖泊背靠著低矮連綿小山的美妙圖景。



「我想妳會喜歡在這裡安息的。」阿克涅說。



「現在，不好意思——到了該砍掉妳腦袋的時間了。然後，我……會安葬妳……然後在明天上班之前開車回去。」



渾身顫慄著，艾爾莎慢慢地跪倒在砍頭墩後面，眼睛被蒙上了黑色的遮眼布，女孩任由自己的法蘭絨上衣被拉下香肩，完全露出赤裸的修長脖頸和一對白嫩豐挺的乳房。



然後阿克涅徵收了作為劊子手的小費。



少女竭盡全力地用自己的櫻桃小嘴為他做了最後一次口交。



在這片開闊地周圍幾英里之內，一個人也不會有。



當男人怒挺的粗大陽具，在女孩兩片嬌柔朱唇的溫柔服侍下徹底爆發之後，他讓跪著的女孩吞下自己的精液。



咳嗽了一陣子，然後掏出一塊手帕將她唇角和臉頰上的白漿擦乾淨。



辦完這一切之後，男人又從自己口袋裡掏出了另一條絲巾，揉成一團放到她臉旁。



「也許妳可以把這個咬在嘴裡，我從沒有真正地執行過斬首，手藝不一定過關，如果出現意外，這會讓妳好過些。」



艾爾莎安靜地聽著他的解釋，再次微笑著張開了小嘴，將絲巾用細白的銀牙死死咬住，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再次進入了她的小鼻子，她知道，這是阿克涅為了讓她安心，給她的最後安慰，在最後一刻，他們將始終在一起。



最後，他無情地將少女明星的頭按下，艾爾莎輕微地抵抗了一下就溫順地服從了他的動作。



她順勢伸直了雪白修長的脖頸，緊貼在年深日久的木墩頂部，下巴稍稍探出木墩前面。



「保持別動，親愛的，我只需要5秒鐘。」



按照他的指示，艾爾莎安靜地伸著細長的頸子，一動不動——



直到最後…‥



她聽到了阿克涅的深呼吸— —



「嘿哈！」



「卡嚓！——咚！」



少女嬌俏的頭顱順利地與自己的肩膀分了家，帶著淡金色短髮的首級骨碌碌地滾下樹樁，翻滾到青翠的草地上。



斑斑血跡滴出一條血路，兩條血箭一長一短地從被切斷的血脈中射出，將木墩前方的草綠染出一片扇形的鮮紅。



女孩沒了腦袋的身軀如同彈簧一般向前猛地一撲，將半個身子伸出了木墩。



被切斷的頸子顫抖著將剩餘的鮮血一股股澆灑到草地上，連法蘭絨上衣也被濺上了點點血花。



被緊身褲包裹著的纖細腰肢和渾圓美臀拱動著，大腿根部一陣痙攣，臀縫間一片濕斑正在擴大。



少女兩條渾圓的小腿上下踢動，被反綁在背後的手腕左右扭動著徒勞地企圖掙開束縛。



過了約半分鐘，隨著鮮血漸漸流盡，女孩的震顫漸漸輕微和停止下來，苗條修長的嬌軀一挺一挺地繃直，然後又突然放鬆，直到在一陣最後的痙攣之後徹底平靜下來……



阿克涅走到木墩前，揪住少女歌星的金色短髮撿起了她的首級。



她深藍色的眸子仍然半睜，似乎是一副既驚訝又放鬆的神情，雙唇中，兩排銀牙死死地咬住帶著男人氣味的絲巾……



男人在她冰冷的臉頰上輕輕一吻，「寶貝，妳該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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